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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塘位于攸县最东部，与江西省莲花

县六市乡、萍乡市白竺乡接壤，其地三面群

山怀抱，峰峦叠嶂，只有西南面有一开阔平

坦之地与凤塔相连，因此又名泉塘山，有余

里、上冲、带子冲、塘木山、泉上、泉下、独立

山、塘背、杨家冲、陂下、大陂头、万丘、陂水

庙、下垅、上垅、湾里等自然民居村落。

泉塘原是吴楚通衢，是攸县东乡风光

旖旎的一颗明珠，元代属东江乡凤翔里泉

塘山社，明代为东江乡 48都，清时为东江乡

人都（或八都）第 13 保，民国时期属黄丰桥

镇人字乡，新中国成立初期属攸县第六区

凤塔乡，1956 年 6 月属柏树下乡，成立泉塘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 9月属黄丰桥

人民公社，设立泉塘生产大队。1961 年 3 月

属柏树下人民公社，分为泉塘、泉康两个生

产大队，1984 年 4 月改称泉塘村，属柏树下

乡，2011 年 4 月泉塘村与泉康村合并，仍称

泉塘村。

泉塘其名缘于一口泉水池塘。相传一

千多年前，今泉塘村的泉下组是涵溪冲积

而成的沙洲，一汪泉水从山脚流出，在沙洲

上积水成洼。后来，人们把涵溪裁弯取直，

在洼地上修建一口泉水池塘。池塘的西边

建造了涵溪张氏族祠，此处又恰在村内狭

长平坦地段的南北中心，往来人多，久而久

之，人们就简称它为“泉塘”，“泉塘”就成了

远近称呼的地名。

泉塘村境内有攸县第二高峰欧公山。

欧公山的最高峰婆婆岩海拔 1161 米。相传

明初有股盗匪盘踞此山，有武士欧阳伟，集

合民丁将这股强盗一举剿灭，民众为纪念

欧阳伟除暴安良的功德，便将此山称为“欧

公山”，以志世代不忘。登临此山，便是“脚

踏两省，眼观三县”。“三县”为湖南省攸县，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和莲花县。旧时，堪舆

家（俗称“风水先生”）以山势为龙，称其起

伏绵亘的脉络为龙脉，气脉所结为龙穴，后

世尊欧公山为攸县山体之祖。

欧公山峻峭高耸，林木茂密，飞鸟走

兽，云飞泉流，绮丽风光，浑然天成。“欧公

远眺”为一胜景。晴天天际现出鱼肚白时，

黧黑的山岭微露轮廓，顷刻间万道金光似

箭齐发，红波汹涌澎湃，青山流光溢彩，山

天一色，似火红的海洋，蔚为壮观。在主峰

婆婆岩下“观音坐莲”地形正中处，明崇祯

十年由乡人张培吾捐资建有欧公仙，康熙

四十二年重修，乡人张淑宏捐寺田 35亩。寺

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十八罗汉和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赵公元帅等神像 50多尊。寺左右

有钟山、鼓山相峙，前有古樟、古井。千年古

樟高达 30 米，胸围 4 米有余。古井清泉明

澈，源源不竭，可供百余人生活之需。山门

有副对联，上联是“远瞧天竺三千里”，下联

是“近瞰衡州七二峰”，横额是“南云胜揽”。

这是一座壮观的佛道合一的寺观，雍容富

丽，气度非凡。来此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

鼎盛一时。因沧海桑田，年久湮灭，如今已

成过往烟云。

欧公山“高山花海”又为一景。每年“五

一”前夕，游人徒步登上欧公山，数百亩漫

山遍野的映山红竞相开放，如野火燃烧，似

红云飘落，鲜艳夺目，让人心生震撼。杜鹃

树绿叶衬红花，杜鹃花在阳光的映衬下宛

若超尘脱俗的云霞仙子，十分美丽，妩媚动

人。仰望那远处一丛丛杜鹃花，就像一群彩

蝶在空中振翅欲飞。那花儿像是一块块红

色的云锦裁成的，看上去格外鲜亮，那种灿

如朝霞的红艳，格外引人注目。它们三个一

团，五朵一簇，像一团团燃烧、跳跃的火苗

在尽情展现自己对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和

美好憧憬。

站在欧公山的顶峰，脚踏湘赣两省三

县，山下小村庄的民居建筑一览无余、尽收

眼底。据说欧公山当年就有一个团的红军

驻扎于此阻击敌人，终因兵力悬殊，寡不敌

众，所有红军将士壮烈牺牲。烈士们的鲜血

凝于高山，但他们顽强的精魂不死，在深深

的地层喷涌奔流，最终绽放成一树树热烈

似火的杜鹃花！欧公岭上的杜鹃花，是英雄

的花，壮烈的花，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

生命之花！

泉塘村还有个泉塘幽谷，长约 3 公里。

大小迥异、规则不一的石头遍布幽谷；悬泉

瀑布，飞流其间；溪水清澈甘甜，空气格外

清新；两岸悬崖峭壁，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岸边芳草鲜美，青林翠蔓，蒙络摇缀，参差

披拂，溪水倒映，景色幽雅，令人流连忘返。

潺潺溪水，任意流淌，蜿蜒前行，如琴鸣涧。

动、植物和谐共生，一派生机盎然之景象。

溪中鱼虾戏游，林间虫鸟唱和。春来嫩芽萌

发，花蕊吐艳；夏至绿荫映潭，蜂飞蝶舞；秋

至野果累累，红叶翩飞；冬来气雾升腾，云

蒸霞蔚。泉塘幽谷是当年红军的一个活动

据点，曾有人称其为“红军谷”。幽谷的溪水

流经全村，溪流两岸柳林高大蓊郁成荫，是

个天然大氧吧，为度夏消暑的好地方。

泉塘人文历史底蕴深厚。村人张公大，

字正可，元泰定癸亥廷试得一甲第三名(即

探花)；宋末张希奭等义士奋起抗元，勤王台

至今犹在。元末声援红巾军起义，铜印可以

作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立了中

共泉塘支部，后又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泉塘人民为苏区筹款、扩军、反“围剿”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此地亦是红军秘密活动据

点，至今仍保留着红军驻守房屋的脚基。

如今，泉塘因欧公山上漫山红遍的杜

鹃花和避暑胜地泉塘幽谷，款款走进大众

的视野。这个千年古村像一颗深藏于桃花

源中的璞玉，绽放出绚丽的光芒。桐花万里

丹山路，明珠灼灼耀其华！

记忆中的
南河渔事

彭新平

南河(河漠水，俗称南河)是炎陵县境内最大的河

流，流经水口镇，从我的家乡木湾村穿村而过，向东

而去。

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南河水域植被良好，水资源

特别丰富，游丝草等藻类植物茂盛，大河中的鱼种类

繁多，肥大味美，营养上等，大河成了天然的鱼塘。那

时村民家家户户荤菜的主要来源就是河鱼，村子里所

有的村民几乎都会去河里捕鱼。

我七八岁的时候，也和其他小孩一样对捕鱼特别

兴趣，虽然我与村湾里所有的村民（不论男女老少）一

样会游泳，但毕竟水深人小不敢尝试，只好凑伴当观

众，跟在去捕鱼的大人屁股后面高兴高兴而已。有一

次别人在大河药鱼，我大哥闻风赶去，逮住了一条 20

来斤的大鲤鱼，这事让我记忆犹新。大哥站在河边，盯

住河面，突然离大哥不远处窜出一条大鱼，水花四溅。

其他捡鱼人的尖叫声还没发出来，眼疾手快的大哥纵

身一跃，向大鱼扑去，等其他人正要把网捞勺伸出去

时，十多岁的大哥已经趴在了大鱼的身上，大人们面

面相觑。当洋洋得意的大哥把小猪般的大鱼抱着往家

走时，路上的行人满是羡慕的目光。

我还听过二哥捡鱼的故事，有一次才十多岁的他

去大风垅摘山苍子，隐隐约约听到山下河边有药鱼的

动静，于是飞快下山，正好赶上药头路过，满河银白。

他连忙把竹篓里的山苍子倒了，和衣下河，不大一会

儿就捡了满满一篓鱼，背都背不动。他说那些药鱼的

人，用蛇皮袋装鱼，开来的货车都装了半车呢！

那时只要大河药鱼，大家一听到消息，便迅速在

村湾里传播开来，人们马上丢下手上的活计，手拿长

短大小不一的网捞勺，向大河方向狂奔。两岸的捡鱼

人眼睛死死地盯着河面，生怕因出手慢而错过了机

会。这就是眼疾手快的活儿，逢大河药鱼的时候，只要

去了，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归。

活鱼是很难逮的，不过住在河边的村民勤劳智

慧，发明了好多逮鱼的方法，人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河水的大小选择不同的渔具。

放笱（gǒu）一般是在夏季。笱是一种竹制的捕鱼

器具，口大窄颈，腹大而长，鱼能入而不能出，《诗经》

里即有“毋逝我梁，毋发我笱”的吟咏，足见其历史之

悠久。放笱往往选择有利河段，将河水分叉开来，两边

用石头垒成一个下大上小的不规则三角形，笱就安放

在三角形的顶端，口朝下尾在上，尾部一般会用绳索

吊在河边的树上或河里的大石头上，防止夜间涨水冲

走。鱼儿顺水路而上，必经过鱼笱，进去便出不来，便

等于自投罗网。

甩网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渔具，只是有经验的

渔人，更清楚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时候，在什么河段，

才能网到鱼。再则，甩网也是有技巧的，我们偌大一个

村湾也就只有三五人网甩得好，他们网不但甩得开而

且还甩得远甩得快，鱼儿还没反应过来，就已是网中

之鱼了。

围网是夏季用得多的渔具，因为要将网的一头送

过河去，自然选择天气暖和的季节。我表叔是个非常

聪明的人，天上飞的鸟，山上跑的野物，河里游的鱼，

把它们弄进菜碗里样样精通。每年暑假，正值双抢时

节，大多中午收工后，表叔就会叫上我跟他去放围网。

我负责游泳将围网一头拖到对岸，然后，两人分别从

网的上下游用石头把鱼往围网上赶，赶一阵，表叔就

收网了，这时，可以看见活蹦乱跳的鱼在太阳下的围

网上闪烁银白色的光。也有傍晚去放围网的，第二天

一大早去收网就行。

放罾是要在涨洪水的时候，这可真是浑水摸鱼。

涨大水时河水浑浊，鱼儿也会四处乱窜，放罾人也是

看时间随意起罾，起起放放，时有时无，全凭运气。

钓鱼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捕鱼方式，一根鱼竿，一

些鱼饵，找个好的地点，把鱼钩套上鱼饵，甩向心仪的

水里，等待鱼儿上钩。有鱼上钩就忙鱼儿，没鱼上钩，

也可以看看南河两岸的风光，静静心，养养性，同样很

是惬意。真正爱上钩鱼的人，本意非鱼，而在消遣养

心。所以，能否获鱼不重要，其过程都能让钧鱼的人身

心受益。

如今，河里早已禁止捕鱼，不过多少年来，偶然想

起，印象依旧深刻，因为那是童年一段特殊的记忆，它

让我懂得“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的道理。

我天生是个左撇子，和常人习

惯用右手相反，我拿刀切菜是左手，

吃饭握筷子也是左手，虽然别人都

说左撇子有着不同寻常的思维方

式，比一般人要聪明，但外婆却有不

同的看法，她说用左手握筷吃饭很

不雅观，长大后会娶不到老婆。

于是，我四岁左右就开始改正

用左手握筷的习惯，左手换右手说

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最开始

右手怎么也握不好筷子，吃饭的场

景可以参照孙猴子刚下山跑到店里

抢吃面条的滑稽场景。因为感到别

扭和难受，于是我又偷偷地改左手

握筷，我的小举动哪里能逃过火眼

金睛的外婆，一贯性情温和的她对

着我就是一顿怒吼，我吓得不轻，赶

紧把筷子换到右手。就这样，我好几

天都没呷好饭，但坚持一个多星期

后，效果来了，右手握筷的动作不再

生疏，吃起饭来也顺畅多了，外婆露

出了慈爱的笑容，就像盛开在春天

里的桃花一样灿烂。

就这样，我改掉了左手握筷呷

饭的习惯，尽管我切菜还是用左手，

但已无关大雅。这是我小时候对筷

子的第一印象，也算是最为刻骨铭

心的印象。

当然，我对筷子的独特印象远

不止这些。要知道，老家四周的山上

都是翠竹林，竹子的用途很多，做筷

子便是其中一个最为常见的用途。

在老家做筷子太方便了，只要砍来

大一点的竹子，半天工夫就可以削

成大把大把的筷子。筷子削好后，外

婆总是将其染成红色。我当时不明

白为什么外婆要这么做，后来才知

道，一来红色喜庆，二来可以防潮

防霉。

上小学时，我离开外婆身边，来

到父母工作的县城。每次回老家，外

婆都给我捎上一把竹筷子。手工削

的筷子粗糙，和市场上卖的通过机

械加工的筷子自然是没办法比的，

我觉得筷子有点丑，多半的时候都

不愿接，但外婆硬塞给我，我推托不

掉，只好带回县城。出人意料的是，

母亲对外婆削的这些丑陋的筷子情

有独钟，统统放进筷筒里。我总觉得

这些筷子是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

的，因此，几乎不敢叫同学来家里吃

饭。而母亲却不一样，每当有客人来

家里吃饭时，她都会大

大咧咧地摆

上自家独有

的筷子，并对客人解释说，这些筷子

是老家自产的，纯天然，绿色、环保

……有时我真佩服母亲，连环保这

样超前的词语都说出来了。客人这

时会盯着筷子看上一番，然后赞不

绝口，虽然这里面多半是恭维，但也

有好奇和敬重。

家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吃饭

时每道菜碗里都会插上一双公筷。

我觉得这样有浪费资源之嫌，而且

用公筷还影响夹菜的速度，但母亲

却严厉地要求我们执行。有一次哥

哥没用公筷夹菜，母亲直接打翻了

他的碗，让他挨了一餐饿。我当时很

震惊，一向温柔的母亲为什么突然

变得这么严厉，后来才明白母亲坚

持用公筷其实是沿用外婆的做法。

虽然身在农村，但外婆却是个颇为

讲卫生的人，总是苦口婆心地说，用

公筷有利于健康。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后，各地都推行公筷，我更

是钦佩外婆的高瞻远瞩。

我读高中时，家里的筷子终于

不再是老家自产的，变成了市场上

做工精美的筷子。尽管一两个月才

回家一次，但每次吃饭时，我总有点

不习惯，忍不住问母亲，为什么不用

外婆削的筷子了。母亲欲言又止，沉

默了好一阵，才说，你外婆年龄大

了，眼神也不好使了，我不让她再削

筷子，怕削到手。我听了心里五味杂

陈。那年暑假我特意回了趟老家，外

婆见了我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飞

快地从木楼梯爬到二楼，翻箱倒柜

地把家里的“珍藏品”拿出来。她一

边微笑地看着我吃，一边关切地问

个不停。我抬头便看见外婆昔日乌

黑的头发已经全部变白，心里很是

酸楚。沉默片刻，我对外婆说，家里

还有竹筒么。外婆说，有啊，上次你

舅舅砍竹子时，我特意叫他留了几

个 大 竹 筒 ，想 着 削 几 捆 筷 子 给 你

们用。

我说，我来削吧。外婆开始不同

意，但经不住我的央求，很快把几个

古董似的大竹筒拿出来了。我于是

忙碌起来，而外婆也乐当“参谋”。有

了她的指导，进展很快，我很快就削

了一堆毛筷子。最后一道工序是打

磨，这个可不是凭力气就能做好的。

我想削得精美一些，又想把速度提

起来，结果一个不小心，手一滑，刀

削到了手指上，顿时鲜血直流。外婆

一看急得跳起来，她飞快地爬上楼，

眨眼之间就下来了，只见外婆手里

握着一些蜘蛛网，在我的诧异中她

把蜘蛛网丝小心翼翼铺在我的伤口

上。还别说，这个土方子真见效，很

快我手上的血便止住了，疼痛也减

轻了……至今，我的食指上还有一

个不大不小的疤，每每看着这道疤

痕，就会想起外婆为我找蜘蛛网丝

疗伤的温馨一幕。

外婆是 2019 年去世的，享年 99

岁。逢年过节回家，母亲在每道菜上

还是会插上公筷，并且还会多放一

套碗筷。面对我们的疑惑，母亲说，

这套碗筷是留给你外婆的。我定眼

细看，赫然是外婆生前一直用的专

用碗筷，蓝白相间的小瓷碗，凹凸不

平的小红筷，那道熟悉而独特的红

刺痛了我的眼睛，泪眼婆娑中，外婆

削 筷 子 时 伛 偻 的 身 影 又 浮 现 在

眼前。

真情

泉塘，攸县东乡的
一颗明珠

陈朝阳

筷子里的亲情
陈立勇

旧事

春夏之交，欧公山上
漫山遍野的红杜鹃

▲藏在山林间的泉塘幽谷


